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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
好一半文”，读者打开报纸，要看什
么，先看什么，取决于标题。旧中国
的老报人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
少神来之笔。

上世纪 30 年代，何应钦任湖南
省代省长，一年清明节去岳麓山扫
墓。官方要求各报须及时配发新闻，
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
其母之墓》。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
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
墓》。

也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一天上
午，丰子恺翻开上海的《新闻报》，一
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
赫然入目。他大吃一惊，待他看完全
文，继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原来，有
人在针对丰先生《乡村学校的音乐
课》一画进行评论，画中孩子们一个
个张大了嘴巴，跟着拉二胡的先生唱
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
鼻子，但从他们扬着头、张着嘴的神
态中，仍能体会出他们沉浸于唱歌而
带来的欢乐中。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物价暴涨、
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
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
价飞涨的新闻，仿宋词佳句“流光容
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
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
烧饼，瘦了油条”。

1947 年，金元劵大贬值，民不聊
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
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

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主）
是东西也应当涨价！（副）
1947 年 5 月 8 日，《文汇报》把国

民党政府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
书、四川省府购买《伟大的蒋主席》一
书配发给公职人员这两条消息合在
一起编发，加了这样的标题：“《袁世
凯》要查禁《蒋主席》必须读”。

解放战争时期，湘鄂的国民党报
纸常刊登贺龙被活捉枪毙的消息。
一天，某报又受命刊登这一“新闻”，
原标题为“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
毙”。结果，出报时，变成“匪首贺龙
昨又被活捉枪毙”。

国统区的一家报纸，对
蒋介石频繁打内战深感不
满，刊登了题为《战而时习
之，不亦乐乎？》的文章，竟一
周内被停刊两次。另一家报
纸对此愤愤不平，特意发消

息以声援同行：“报而时停之，不亦乐
乎！”

在标题制作方面最有成就的当
属老报人张友鸾。一次，南京连日阴
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
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
落一月。”《新民报》刊发了一则讽刺
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
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
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
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
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
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
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
畅销”。1943年，成都各大、中院校毕
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青年学子们怨
声载道。《新民报》登载了四川大学通
讯员写的一则消息，说该校厕所管道
堵塞，不能使用。张友鸾制作了耐人
寻味的标题：“川大出路成问题”。川
大校长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黄季陆，
阅报大怒，但又无可奈何。

摘自《羊城晚报》

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
刘继兴

对谭震林的脾气，陈毅元帅曾经
说过：“他若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
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
处了……”这是指谭震林批评人时，
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
以忍受，但过后不记账，从不背后给
人穿小鞋。

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正是他个
性表现最充分的时候。谭震林的许
多老部下仍记得谭震林在第二次涟
水保卫战前后，大发脾气。

提起那次战役，许多人都说：“那
场仗打得很凶的呀！”建国后曾任福
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在这次战役中任
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一天下午，
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由于
敌人刚把桥炸断，修复也刚刚开始，
聚集在河边的人越来越多。忽然通
信员骑急马跑过来，只对项南说了一
句：“司令员的。”项南接过信，打开一

看，只有一行字：“今晚不把桥架好就
枪毙你！”项南知道司令员这道命令
的分量，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把桥架
好。谭震林来视察，对架桥工作感到
很满意，可当他来到河边，看到河边
的队伍乱成一团，人马、辎重、伤员、
民夫，嘈嘈杂杂，有的队伍还为过河
发生争吵。

谭震林脸色铁青：“这哪里是在
打仗，简直像搬家！”

他朝伤员的担架走去。果然，担
架上有许多零碎的坛坛罐罐。谭震
林立定，对身后的参谋说：“派几个
兵，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统
统给我打掉！”

正因为他脾气大，有的干部很怕
他。他的夫人也曾劝过他：“你能不
能脾气小点，别管那么多闲事？”

他则理直气壮地回答：“怎么是
闲事？该管的，就是要管。这种事

情，只要别叫我碰上，碰上了就别怪
我不客气。”何止是不客气，有时还叫
人下不来台。他的道理是：就是让你
下不来台，否则你是记不住、改不了
的。

他下基层考察，结束时，干部开
会。参加会议的干部都是捧着稿子
念，很乏味，在场的人不是打哈欠，就
是抽烟。当一个领导开始发言时，又
是念稿子，而且磕磕巴巴，念得很不
顺畅，显然稿子不是他写的。谭震林
火了，当场打断这位领导的发言，问
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只
好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
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说完从口袋里
拿出自己的讲稿，说：“我都不像你，
三页半的稿子，还让秘书起草。”他站
起来，巡视了一圈会场，当场对这些
干部批评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
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
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
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因为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倾向和
问题，从不客气，从不留情。于是他
便得了一个外号——“谭大炮”。

摘自《特别文摘》

一天,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路过集
市,见到一家饺子铺门上贴着一副对
联,字写得十分难看不说,语气还十分
自负——“经此过不去,知味且常来”
好奇之余,王羲之决定去尝试一下。

走进店铺,只见矮墙旁边有一口
烧满开水的大锅，一只只包好的饺子,
好似白色的小鸟,一个接一个越墙飞
过,不偏不倚落入滚沸的大锅，一锅下

满、煮好、捞完,不等墙这边的店小二
招呼,饺子又排队一样飞入锅中。

王羲之十分惊奇,遂绕过矮墙
一探究竟，原来,墙后是一位白发老
太太,一个人擀皮、和馅、包饺子,转
眼即成。包完之后,老人随手一抛,
饺子便依次越墙而过,落入锅中。

这高超的技艺令王羲之惊叹不
已,他赶忙上前问道：“老人家,像您

这样的功夫,多长时间才能练成？”
“熟练需50年,深熟需一生。”
听了这话,一向为自己的书法

水平感到骄傲的王羲之沉默了,他又
问：“您手艺高超,为什么门口的对
子,不请人写得好一点呢？”

老人说：“相公有所不知,有的
人写字刚有了点名气,就眼睛向上,
哪里肯为我们老百姓写字？其实照
我看,他们写字的功夫,还不如我这
扔饺子的功夫深呢！”

王羲之听了,顿觉脸上火辣辣
的,羞愧难当。他立刻写了一副对
联,恭恭敬敬地赠给了这位老人。

摘自《知识窗》

史书里写帝王相貌，每有附会，
必称贵不可言，“奇骨贯顶”、“河目
海口”。

见过一张蒋家一门三父子的照
片，蒋介石一身戎装，刚毅飒然；二
公子也是戎装，英武挺拔；长公子则
一身中山装，眉目平庸，泯然众人，
怎么看都犹似领养。

天庭饱满面如满月，从来被认
为是贵相，实不知，浑不起眼才是最
好的保护色。

苏联 12 年的冰霜岁月，终于让
蒋经国知道什么叫藏锋不露，什么
叫绝地坚忍。

1937 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
后，蒋介石安排徐道邻为其老师，
从思想上为其折枝刨根，剔马列主
义，植三民主义，一改浪漫情思，修
传统之学，但是洗脑真的就能洗干
净么？

此后蒋经国赣南新政、东北接
收、上海打虎，铁腕、铁律、铁面，处
处是共产党人手段。虽说打虎还要
亲兄弟，但是上阵父子兵的蒋氏父
子，却一个热血盈身，一个投鼠忌
器。

蒋经国饶是得了苏联和共产党
的方法论，却也难脱子承父道的中
国传统。

但苏联于他，亦到底扮演了教
父一角。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戒
严”统治 40 年，“恐共”与“清共”，使
南京的雨花台，一时换成台北的马
场町，蒋经国作为幕后最大黑手，领
教过共产党的厉害，其所作所为，出

发点在于苏联记忆，落脚点则还在
于苏联训练。

蒋经国回国之后施身手于特
务，与其说是以苏联为师，倒不如说
是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挤垮
毛人凤，操控彭孟缉，整治吴国桢，
清算孙立人，捎带衣复恩，表面无声
无息，内里却已山海变色，何等的苏
联风范？

他的多疑，除了子承父血的基
因外，更兼苏联12年的人质外因，令
其性格内功愈加深含不露。无怪乎
连许信良面见蒋经国，长谈几个小
时，竟不知对方心中所想何事。

苏联 12 年，读书、流放、充军、
做工、读军校，蒋经国亲身经历了斯
大林的改革，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
苦工，锤过铁板，讨过饭，他身上除
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外，更显逆
境中的底层本色，《蒋经国传》的作
者陶涵因之说“他的亲民态度，得益
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

60岁后，蒋经国短衣草履，寻访
民间。饿了，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个
盒饭就吃；渴了，可以打开水龙头就
喝。身段放低至如此，这绝不是他
那优渥有余的父亲可堪比的！

到了1984年10月，写蒋经国前
半生的江南，在美国遇害，牺牲了自
己的后半生。

但这却让蒋经国开始另有所
思，对异议人士控管也更松手。两
年后民进党成立，特务欲抓人，蒋经
国未准，只说了一句话：“使用权力
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

用它。”
靠特务系统起家，靠家族承继

登基的蒋经国，一如陶涵语“深受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
林主义洗脑”，在铁血政治之后，于
弥留残年洗尽铅华，终于要还以颜
色了。

他第一次去美国回来，就跟随
员说，美国的民主真好！此后便开
放报禁，一夜间台湾冒出 2000 多家
媒体。他能以美国亲身之行体味民
主，丝毫不亚于托克维尔，更因此检
视少年的苏俄经历和中国传统政治
的阴暗复杂，幡然更张，虽说从良迟
来，但也算功德圆满了。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在
蒋经国身上竟冰炭共存、共冶一
炉，一枝并开两色花。中国政治里
百年难遇的蒋经国，到底是叛徒、
信徒还是使徒？是贼人、伟人还是
凡人？

犹记一年前，我寓居沪上，夜半
在旧书摊淘得江南的《蒋经国传》，
窗前细读，蒋经国亦好亦恶的形象，
一次次浮现在我眼前，而此时距其

“黑面打虎”，却已过去60多年了。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

坐着轮椅参加“行宪四十周年纪念”
典礼。当他开始致词几句后，11 个
民进党的“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
高喊“全面改选”，还打出要求全面
改选的布条。部属要严厉还击，却
被蒋经国制止了——他是完全有这
个能力还击的。

我在纪录片里看到的画面是：
台上老人固是神思昏昧，气力不继；
台下旧部也皆老态龙钟，耄耋蹒
跚。望来一片华发，只觉残阳如血，
无限江山，强人终于开始学会妥协
了。

摘自《新民周刊》

谭震林的脾气
李晓峰

我们平日总把“朋友”挂在嘴
边，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
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
关心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
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

朋友真要细分，有许多种。清
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
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
酌韵友；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
友。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
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
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
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
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读一部传
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

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
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
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

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
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
心，只需用情。

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
候我们发现，主导友情的其实不是
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
将钱财和色相掺入友情之中，这样
去交往常常不可靠。随着财富、权
利、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所
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才
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

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隐居，一夜
正逢大雪，忽忆起身在外地的好友
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
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
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
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

“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

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
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

闲人玩骰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
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
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
他的好朋友庚亮：“你赶紧来赎我
呀！”庚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
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
事屡屡发生，而庚亮每次都如救星
般从天而降。

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
常来常往的互动。在如今我们生活
着的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
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
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
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
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
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
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络。

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
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
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
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

摘自《文苑》

总有莲花若隐若现。
盛夏的中午，当我来到大河之

畔，遥望河面，我的心一下子就被那
一片片、一朵朵、一丛丛的莲花 吸
引。绿色的叶子，轻轻浮在水面，宛
如一张张绿色的脸。绿叶之上，绽放
着一朵朵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或
者是淡紫色的莲花，像一个个灿烂的
笑容。她们就这 样微笑着看水，看
天空，看云，看鸥鸟，看一只一只蝴蝶
忙忙碌碌，看蜻蜓从她们的身边经
过，看太阳，也看着在岸上的我和过
往的人群。风吹过，她们轻轻舞蹈，
腋下散发着淡淡的莲香。没有谁可
以阻挡她们绽放，也没有谁干预她们
的议事日程。

历朝历代，描写莲花的高手比比
皆是，但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无疑是

唐朝的白居易、温庭筠、李群，宋朝的
苏轼、杨万里、晏殊。中国历史上，出
六人之右的，唯有宋朝的周敦颐。他
在《爱莲说》中关于莲花“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句子，高度概
括 了莲花清廉圣洁的品行，把达官
士大夫以及平常百姓的人格理想“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提升到新的高
度。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国妇孺尽知
的名言。他笔下的莲花，也因此成
了一座不可攀比的高峰，让后人望其
项背。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莲花更像
是一扇窗口，这扇窗口让我们的灵魂
通向物质世界，也让物质世界 通向
我们。人何以爱莲？佛何以爱莲？
我想这都与莲花所昭示的意义有
关。莲花就是莲花，她是灵性的。而

莲子的苦涩，也似乎为这份灵性增加
了一道诠释。在所有 美好的事物背
后，都有一颗苦涩的心在默默地期待
着，盼望着。正因为这苦涩，甜蜜才
有了可以着落的港湾，梦想才得以起
航。“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
心 苦”，“看新荷，泛水学人愁，心常
卷”。莲与人是多么的相通呀？

莲是一座桥，通向人，通向物，通
向佛。对我们来说，莲可以意味着爱
人，意味着美好。但是，当我们放眼
更加辽阔的宇宙天地，你就会发觉，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哪一样又不
是莲花？

在我的眼睛里，太阳是一朵莲
花，月亮是一朵莲花，每颗星星，每盏
明灯，每双眼睛，每个一闪而过的善
意的念头，每句温暖的问候，每一丝
些微的关怀都是一朵清新的、温馨的
莲花。

纵使世界上所有的花朵都已经
消逝，莲花不会。因为，莲花的根在
我们的血液深处。

摘自《今晚报》

我的朋友，你是我的长篇小说。
其实我们一直在互相阅读，许多

年了。这几年的好小说实在太少，或
者是适合我们的实在太少，所以我们
就越来越少去分析作品，越来越多地
分析人，所有熟悉的人，包括自己。

一次，你说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能
和一个与我毫不相类的人来往多年，
我想了想，承认自己并不喜欢那个
人。但是，我们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关
注一个人，好比我们读一本小说，也
许并不喜欢，但只要它在情节、思想、
文采、气势、氛围等等有一点吸引我
们或者激起了我们的好奇，我们就会
耗费时间去读它。不是吗？

人比所有的书都精彩,人是最好
的长篇小说。活生生的个性、语言、
动作、神态，还有瞬息万变、目不暇
接、难以言传的展开，无法预料、风云
变幻又水到渠成的结局……使人兴
奋、悲哀、凄凉、喜悦、气愤、拍案叫
绝、回味无穷……作家写的小说真能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有些怀
疑。那么丰富、微妙的模糊性，真是
太让人着迷又太让人束手无策了！
要如何柔软、细密、富于弹性的思维

之网，才能将“人”的全部真实囊括进
去呢？

人是最好的长篇小说，其魅力比
单纯的阅读要大百倍。

你把别人当成小说来读，别人也
在读你；你是别人的镜子，别人也是
你的镜子。

读一个人久了，回顾一下几年、
几十年前的形象，设想几年、几十年
后的模样，苍凉、温馨、感动，如烟似
霭地笼罩着“人物”，渗透了你自己许
多年的沧桑。那种况味与分析纸上
的人物不可同日而语。

读人的魅力还在于，被读的“书”
是活的。

当我们读书时，我们会毫无顾忌
地表现自己的心情，皱眉、叹气、微
笑、哭泣，因为我们不必设防，毫无顾
忌。可是读人时就不一样了，我们必
须考虑自己的流露对被读的人的影
响，如果不加约束，你会不知不觉地
投入其中，由阅读变为参与写作。

你会情不自禁地出谋划策、忧心
忡忡，总之你想影响别人，改变正在
展开的情节——而且你真的可能做
到。

对人的阅读可能因读者而改变
情节，这是对书的阅读中所没有的乐
趣与危险。

一个朋友曾说我有单纯的本质，
却涂抹了一些杂七杂八的颜色，“也
许是你以为涂抹了就安全了”，他
说。他是一个画家。

他最近又说了一句十分专业的
评语：“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你身上
有一种东西，在解构你的聪明。”

不能不为他的评语而叫绝——
真是将人当成书来读啊。

而我对他的评价则是：“你是一
个很好的故事，总叫人不断猜测此后
的情节，又总猜不出。”

我们是不是在通俗意义上互相
喜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互为文
本，我们对彼此有阅读和分析的兴
趣，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共鸣甚至欣
赏，这就足够了——还需要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否
有些消极或冷血。但是，是什么搅乱
了朴素而清澈的海？是谁在扬起满
天风沙？而我们不哭不笑，我们只求
把这纷扰人间看个明白、真切。因此
我和你站成了彼此的风景，遥遥相
对。

但愿所有的长篇小说都精彩，不
枉我们一生的阅读。

但愿你我也精彩，不让读我们的
人失望。

摘自《北方新报》

步步莲花
邵顺文

高贵的友情
陈 昂

大学时代的我跟土鳖似的，从
来不敢主动与人打招呼，怕一说话
就露怯。后来，参加学校社团组织
的勤工俭学活动，混在一堆同学里
面卖报纸卖面包，我基本从头到尾
都站在路边发呆，一脸害臊，一声不
敢吆喝，一天下来，血本无归。毕业
前，一位老师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我
留言：“毕业了，你还有一门能力挂
科——搭讪！”

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走进社
会后，便开始刻意大声地跟人打招
呼，继而扩大战线，严格要求自己每
天必须完成一定的搭讪量，主动和
陌生人说话。最初，我只找年长的
人做实验，台词无比八股老套：“大
爷，吃了没？”渐渐尝到甜头，胆子大
了，信心也有了，我便开始面向广大
异性搭讪，措辞越来越精到独特。
比如，普通男士赞美女性，通常只会
语言贫乏地说“你很美”。我换了一
个词，说：“你很风雅。”还自费掏出
100 元人民币狂追一个陌生美女：

“请问是你掉的吗？”从此，我在人际
交往上如鱼得水。

搭讪绝对是一种需要勤加修炼
的能力，我们已经渐渐颠覆“不要和

陌生人说话”的传统。“同学，我忘了
带钱包，你可以借我 5 元钱买碗面
吗？这是我的学生证，押在你这儿
都行，只是照片不如本人帅。”面对
如此真挚直白的搭讪，你忍心拒绝
吗？更聪明的男生还会补充一句：

“不如你借我 10 元钱吧，我想请你
也吃一碗。”如今，搭讪已不是男孩
专利，搭讪女郎也大胆出马。我的
一位女友柳三妹就戏言：“我决定
要 日行一讪，否则怎么追到白马王
子呀！”伊能静也说：“搭讪是一门
城市生活艺术，女生没有搭讪的智
慧，到哪里去成就所谓的一见钟情
呢？”

据我观察，每个受欢迎的男人，
都有一套独特的搭讪用语，以备不
时之需。例如《老友记》里的万人迷
Joey，就 只 靠 一 句“How are you
doing”行走江湖多年。经过多年历
练，我的搭讪口头禅越来越丰富，从

“你很像我过去的一位好朋友”，升
级为“我手机死机了，麻烦你帮忙拨
打一下我的号码……通了就好，我
不会接的”。这样，我的手机上就会
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以后要联系
她自然方便多了。

渐渐地，搭讪对象突破异性和
老人的局限，我开始了由搭讪引发
的大社交。我发现，大多数人都不
太主动和陌生人搭讪。这样的个性
不仅自闭，还容易养成自以为是的
毛病。善于搭讪，可以让你赢得贵
人、朋友与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你
养成一种开放的心态。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可爱与可
贵之处是喜欢搭讪，他曾经总结说，
他的人脉资源基本来自主动搭讪。
很多人无意间断了自己后路，是因
为骄傲，而放弃了最基本的社交方
式：搭讪。

美国经济危机后，搭讪还是自
我解救的一种方式，许多大学生别
出心裁在渡船和火车等人流较多的
地方转悠，与看起来像企业高管模
样的人攀谈。美国人的搭讪，单刀
直入，真诚到真实，可谓最健康的一
个民族，曾有朋友在路边就被一群
美国人搭讪去 PUB 里玩，他们选择
的搭讪方式居然是跑过来拍他屁
股，好像老朋友一样邀请其去喝一
杯……在美国，如果你看见一群人
嘻嘻哈哈扎堆，别以为是老朋友在
聚会，也许他们认识的时间还没有
10分钟。

美利坚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勇于
表达的国度，就是从平常的搭讪开
始。搭讪看似是一种邀请，其实何
尝不是一种表达呢？

摘自《可乐》

每日一讪
罗 西


